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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英德市沙口镇红丰
村村民看来，自 1996年广州农药
厂英硫分厂入驻后，村庄的环境
就变差了。“空气中总是飘着熏人
的臭味，没处理好的固体废料也
被随意填埋。”

村民反复向有关部门反映污
染问题，2000年 3月，在镇政府的
协调下，村、企签订了协议书，约
定由农药厂每年给红丰村相应经
济补偿，并定期进行饮用水抽
检。协议履行期限为 1998年 1月
1日至2006年12月31日。

补偿协议并没有顺利履行下
去。2003年，广州农药厂英硫分
厂被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广康公司”）收购，继
续生产化学农药。此前村民与英
硫分厂的补偿协议没能被接续执
行。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在村民
范秀喜等人出面维权后，村、企之
间于 2018年 5月签订新的补偿协
议，由广康公司补偿 52万元。四
个月后，广康公司报案称被范秀
喜等五位村民敲诈勒索。2020年
10月，英德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五名被告构成敲诈勒索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3至 10年。案
件发回重审后，2021年11月，英德
市法院作出改判，认定犯罪金额
为 18万元，五名被告刑期改为 2
年4个月至4年6个月不等。

从受污染之害，到争取补偿，
再到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红丰村
村民面前是一条艰难的维权之
路。

跨度26年的环境维权

“臭的。”这是红丰村村民范
秀红对村庄的直观感受。他家距
离广康公司厂区直线距离不过
500多米，家旁边原来有个水塘，

“农药厂进村之前，水塘里鱼虾都
可以直接捞来吃，后来水塘被偷
排进了污水，水变成了黄色甚至
黑色，两年前那个水塘被填埋
了。”

今年64岁的范观养是红丰村
新屋小组代表兼财务，常年生活
在新屋村。他表示，最近三五年，
村里生病的人变多了。“癌症病人
已经有七八个，有肝硬化、肺癌
等，我们村之前都是吃井水，最近
两年才装自来水。村里有钱的人
都搬走了。”虽然无法确定污染与
村民生病人数变多有直接关联，
但村民仍怀疑不断。

污染最早开始于1996年。那
一年，广州农药厂英硫分厂进驻
红丰村，工厂排污口就是村民经
常放牛的地方，“污水是淡淡的红
色，上面漂着泡沫。”

村民多次向厂家反映水污染
和空气污染的问题，镇政府也多
次参与协调，双方于2000年3月7
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农药厂
每年给红丰村7万元的经济支援，
同时每年至少对两口饮用水井抽
检一次，确保村民饮水安全。该
协议履行期限为 1998年 1月 1日
至2006年12月31日。

但村民称，污染并不见减轻，
2000年 4月 13日，红丰村新屋小
组村民向英德市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要求英硫农药厂停止排放废
水，消除空气恶臭，在污染根除前
定期为村民体检，并补偿共 7万
元。后经法院审理，驳回了红丰
村新屋小组的诉求。

旧补偿协议中断之后

村民范桂成告诉记者，红丰
村委会与英硫农药厂签订的《协
议书》中，列明农药厂应当付给红
丰村的补偿款，自 2003年被广康
公司收购后，村民就再未收到过
这笔钱。

公开资料显示，广康公司位

于英德市沙口镇红丰管理区，公
司的前身为原广州农药厂英硫分
厂，2003年通过并购重组成立英
德广农康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完成股份制改制，更名为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以研制、加工、生产农药
原药及制剂产品为主。

自 2003年后，广康公司继续
在红丰村地界内生产农药，但没
能够接续履行此前村企之间的补
偿协议。

在一份红丰村村民提供的名
为《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排污污染实情》的材料中，村
民提到“其（广康公司）厂区内设
有停污池，但是达不到排污标准，
气味熏人，直接排污，固体废品不
经处理随意填埋，对我村村民影
响很大”。

“偷排污比之前（英硫农药厂
期间）严重，原来污水没有现在
红，泡沫也少一点，2017年广康公
司请村民范秀其、范秀雄等五个
人每天划小船在排进污水的沟渠
里打捞泡沫。”范桂成说。

该村村民范秀喜、范兰亮等
人多次向英德市环保局、清远市
环保局进行投诉举报。

“我回村时，发现太臭了，就
跟政府和村委反映情况，一级一
级去实名上访，每一级都说检查
是合格的，但没有出具检测资料，
只是纸面回复符合国家标准。”范
兰亮说。

2017年 12月 14日，经双方反
复协商，广康公司答应与沙口镇
红丰村村委会签订一份《村、企和
谐发展协议书》。该协议提到，广
康公司愿为所在地沙口镇红丰管
理区的公益事业做贡献，因此双
方共同建立红丰管理区公益基金
会，每年由广康公司提供人民币8
万元，用于沙口镇红丰管理区（红
丰村村民）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

该协议还规定，“确保广康公
司在合法合规的生产经营情况
下，红丰村居民不以各种理由干
扰及影响广康公司的正常生产和
三废的合法排放。”

据范桂成介绍，上述公益基
金归属于红丰村村集体，红丰村
下属的上莲塘村新、老屋村小组
村民自 2003年起，就再没能直接
领取到此前英硫农药厂与红丰村
协议每年给付的补偿，按照约定，
英硫农药厂每年给付红丰村的 7
万元，下属上莲塘村集体会分到2
万元。

“之前英硫农药厂给过的补
偿，是把钱给了镇政府和红丰村
委，村民无法支配到钱。”范桂成
告诉记者。于是由范秀喜、范兰
亮、范文建、范观养四人作为村民
代表，在征得村民一致同意后，与
广康公司继续协商。

2018年 5月 16日，在英德市
沙口镇政府的见证下，广康公司
与红丰村委会、上莲塘村、下莲塘
村的代表，签订了一份由广康公
司、沙口镇人民政府综合管理办
公室、沙口镇红丰村委会、红丰村
委上莲塘村民小组、下莲塘村民
小组共同协商的五方《协议书》。

该《协议书》约定，广康公司
在“三废”排放达标的基础上，加
大环保设施投入，减少污染对村
民的影响。同时，广康公司同意
自 2018年起，每年向红丰村委会
支付 17万元公益慈善金，并由红
丰村委会下拨给上、下莲塘两个
村民小组。原 2017年 12月 14日
签订的《村、企和谐发展协议书》
自动作废，已经支付的8万元公益
金转作为本协议2018年公益金。

《协议书》同时写明，村民不
得再以任何借口任何理由对广康
公司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诉、信访、
举报、网络攻击等影响广康公司
商业信誉、声誉的行为。

同年 5月 26日，广康公司代

表吴光辉与红丰村委会新、老屋
村民再次签订《协议书》，约定广
康公司一次性以现金形式支付52
万元。此后双方不存在任何欠款
与债务，村民不再要求广康公司
支付任何款项。同时范秀喜与范
兰亮保证，立即归还全部其所拾
到的广康公司相关资料。

五村民被判敲诈勒索罪

为何企业和村民在这么短时
间内就连续签订两份协议？范桂
成称，村民们经协商后认为，他们
从 2003年至 2018年间没有收到
补偿款，“这 52万是这 13年的补
偿款。”

协议签署 4个月后，2018年 9
月 4 日下午 3 时，广康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蔡丹群
向英德市公安局报案，称其及公
司被范秀喜等人敲诈勒索，损失
52万元。

随后，英德市公安局陆续对
范秀喜、范文建、范兰亮、范观养、
范南军五名被告人进行拘留、讯
问、逮捕。2020年10月，英德市法
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五名被告
构成敲诈勒索罪，涉案金额 52万
元，五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至
10年。

据蔡丹群陈述，广康公司报
案的一个重要动机，是 2018年 5
月 26日协议中提到的“拾到的广
康公司相关资料”，系广康公司部
分原材料仓储数据，是范秀喜通
过在广康公司任仓库副主任的范
南军获得。案件材料显示，广康
公司称，之所以支付 52万元系因
仓储数据若被曝光，会影响该公
司上市事宜。

据该案原一审判决书显示，
蔡丹群陈述，2018年春节后，范秀
喜等人继续投诉公司存在环境污
染问题，多次商谈后，一次蔡丹群
和范秀喜面谈，“范秀喜说他的老
板掌握了广康公司很多资料（同
时范秀喜打开手机展示了资
料）”。看到有广康公司的仓库报
表，蔡丹群很紧张，认为里面存在
公司的商业和技术秘密。

根据判决书，由于担心资料
流传出去，蔡丹群无奈同意范兰
亮提出的“不低于52万”的现金补
偿，并让他们归还资料。

蔡丹群称，之所以在协议签
订后报案，是因为“公司担心传出
去，其他村民效仿范秀喜、范兰亮
他们的做法，从而影响公司声
誉。”

管理仓库的范南军于2019年
6月19日被刑拘，同日因病被取保
候审。他告诉记者，在广康公司
工作期间，他负责管理仓库。“范
秀喜他们说想看看这些资料，看
看广康公司有没有生产毒品（指
不符合生产标准，会造成污染及
伤害的化学品），我就给他们拿来
看一下。”

范南军认为，自己作为仓库
工作人员，能接触到的只是产品
的库存数据，不涉及商业机密，因
此才给范秀喜看了材料。“实际上
我都没参与过他们跟广康公司的
协商，村里一直跟广康公司在协
调补偿的事情，我家里以往都是
父母参与处理这些事。被抓的时
候我都不知道是因为敲诈勒索，
到审问时才知道。”

而在案件材料中，范秀喜称，
他认为这些数据能够证明该公司
生产的农药会产生剧毒污染物，
应当向村民及村集体支付赔偿，
并无威胁、恐吓之意。

作为村民代表参与签订协议
的红丰村新屋小组代表兼财务范
观养，在原一审中因敲诈勒索罪
被判 3年 1个月。范观养称：“广
康公司（的代表）带 52万现金，在
广州番禺范兰亮的公司见面交
付，村委会主任派我去，我带了公

章公账过去。见面之后，广康公
司和范秀喜他们叫我走开，我没
有参与，在一个隔间里等了三个
小时，期间没用上我带的公章公
账，是他们自己签名搞的。”最后
范秀喜、范兰亮在协议上代表村
民一方签了字。

范观养、范兰亮、范秀红等人
向记者证实，收到52万元之后，范
秀喜将其中 34万元打进了公账，
剩下18万元，是新屋村、老屋村集
体同意给范秀喜的，“还有会议记
录，村民都签了字。”据范观养、范
南军证实，后来范秀喜分别给几
位出力较多的村民代表发放了一
定报酬。

2021年 12月 16日，范观养从
看守所被释放并提出上诉。对于
两次一审均被判敲诈勒索罪，范
兰亮表示不服。“企业如果没有污
染，怎么可能同意赔钱？肯定有
污染。”

而之所以协议金额为 52 万
元，是村民商讨得出的数据，并非
他们几个人的“狮子大张口”——

“企业欠了13年的钱没给我们，每
年 2万一共是 26万，因为生活水
平上涨，最后村里面大家一致决
定收取52万。”

范兰亮认为，“所有跟广康公
司协商污染补偿的事，是全村人
一起商量出来的，每次都有开会
记录和签名，两个村小组（新屋组
和老屋组）写了委托书，让我们做
这件事。我们五个人只是执行
者。”

一审后，此案因证据问题被
发回重审，2021年11月，英德市人
民法院作出改判，认定犯罪金额
为各被告人实际获得的 18万元，
五被告刑期改为2年4个月至4年
6个月不等。目前，范秀喜、范观
养提出上诉，同时，英德市检察院
提出了抗诉。

案件背后普遍的共性

范秀喜的二审辩护人王兴律
师认为，农药厂的生产对当地村
民的权利和健康形成了影响，村
民有合理合法的维权理由。

王兴介绍，“所谓的商业机密
数据，公司未对此进行保密措施，
且未对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双方
签订协议的商谈过程的音视频材
料也不存在其中一方有被强迫情
况，敲诈勒索罪不能成立。”

目前，关于广康公司是否存
在污染，尚无英德市上级市或省
级的权威环评检测报告，“我们到
现场走访时，可以明显看到污水
的情况，能够闻到明显的异味。
恐怕很难让老百姓相信，这样的
水和空气对他们的健康没有影
响。”王兴说。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 3月，
英德市环保局曾要求广康公司对
环境违法问题限期整改。英德市
环保局认为，广康公司的甜菜宁、
甜菜胺生产车间的围堰损坏，导
致泄漏在车间地面的工艺废水外
流，和冷却水混合到冷却水收集
池，部分外排至氧化塘。同时，广
康公司仍然没有按照省环保厅验
收文件要求完成废水排污口规范
化设置和氧化塘治理修复工作。

2016年4月，英德市环境保护
局再次要求广康公司限期改正。
据该通知书显示，英德市环保局
派员到广康公司进行现场调查，
对公司厂区外排水沟外排废水进
行了采样，送英德市环境保护监
测站检测。结果显示，2016年4月
8日、12日广康公司厂区外排废水
污染物氨氮、COD（化学需氧量）
浓度均超过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
准，要求广康公司限期整改。

2022年 3月 14日，记者就工
厂是否存在污染及与村民协议问
题，采访广康公司负责人蔡丹
群。蔡丹群称公司证券事务部会
对此事作出回应。随后记者联系
该部门要求采访，截至发稿前，该
部门未做回应。

对于刑事案件，范秀喜和范
观养两人提起上诉。

“本来只是维权，就变成刑事
案件了。希望我的案子能从刑事
转为民事，我现在很少出门，电话
也很少接，很怕。”范观养说。

更多的村民由原来积极维权
的心态，变成了观望态度。“以前
村民都很有信心，愿意团结在一
起跟带来污染的企业协商谈判，
争取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但是
现在大家好像都没什么信心了。”
范南军说。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
曾祥斌律师曾代理过等多起类似
案件。他告诉深一度，村民作为
污染受害者，在举报污染企业后
被以敲诈勒索或者寻衅滋事的名
义来判刑的案例有一定普遍性。

曾祥斌称，这些案件具有一
定的共性。“造成污染的企业给予
村民一定赔偿是合理正当的。污
染受害者举报成功并获得赔偿是
因为企业确实存在污染，举报者
受到损害。但往往有污染企业在
赔偿结束后，并不会进行污染治
理，就会导致污染反复，村民也就
需要反复反映和向相关部门举
报。到最后，解决污染问题就会
演变成解决举报污染者，甚至上
升到刑事案件。”

2022年 2月 26日，范秀喜辩
护人王兴律师委托第三方检测机
构，在厂区周围进行了地下水和
农田土壤样本取样。目前，上诉
村民还在等待开庭通知。

拿到52万补偿款后 5村民被判敲诈勒索罪 检察院抗诉

2021年1月，广康公司的领导与村干部、村民等共同考察排污情况


